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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家
寶
總
理
在
今
年
﹁兩
院
﹂
院
士
大
會
的
報
告
中
，
倡
導
大
家
要
有
批

判
性
思
維
，
說
它
﹁是
現
代
社
會
不
可
缺
少
的
精
神
狀
態
，
是
一
種
獨
立
思
考

精
神
﹂
。
話
雖
然
是
對
自
然
科
學
家
講
的
，
但
卻
具
有
普
遍
意
義
。
什
麼
是
批

判
性
思
維
，
我
以
為
其
精
髓
就
是
質
疑
和
辯
析
，
不
能
人
云
亦
云
。
然
而
，
它

在
現
實
中
的
處
境
可
謂
悲
乎
哀
哉
。

掩
蓋
真
相
的
最
恨
它
。
報
道
新
聞
也
好
，
研
究
歷
史
也

罷
，
﹁宜
細
不
宜
粗
﹂
，
其
全
部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逼
近
真
相

，
揭
示
真
相
。
這
就
必
然
要
高
舉
批
判
性
思
維
的
大
旗
。

汪
洋
說
：
﹁我
們
必
須
破
除
人
民
幸
福
是
黨
和
政
府
恩

賜
的
錯
誤
認
識
。
﹂
此
語
一
出
，
很
多
人
感
覺
石
破
天
驚
。

其
實
，
汪
洋
只
是
說
了
個
大
實
話
而
已
。
人
民
是
執
政
者
的

衣
食
父
母
，
這
是
天
下
常
識
。
之
所
以
今
天
有
石
破
天
驚
之

感
，
關
鍵
是
長
期
以
來
的
極
﹁左
﹂
宣
傳
和
愚
化
教
育
所
致

。
如
今
，
需
要
用
批
判
性
思
維
對
待
的

東
西
太
多
了
，
民
主
需
不
需
要
﹁特
色

﹂
，
市
場
分
不
分
姓
社
姓
資
，
愛
國
是

否
就
是
一
直
投
贊
成
票
，
世
界
有
沒
有

普
世
價
值
…
…
真
是
一
言
難
盡
。

批
判
性
思
緒
是
到
達
真
理
彼
岸
的

橋
和
船
，
是
通
向
真
相
的
曲
折
的
路
。

它
擁
抱
的
是
光
明
，
追
奔
的
是
公
平
。

它
以
社
會
批
判
為
己
任
，
企
圖
把
一
切

假
惡
醜
的
東
西
暴
露
於
光
天
化
日
之
下
，
又
企
圖
讓
真
善
美

的
金
光
在
人
間
熠
熠
生
輝
。
批
判
性
思
維
是
有
立
場
的
，
在

雞
蛋
和
石
頭
之
間
，
它
選
擇
的
永
遠
是
雞
蛋
。
故
而
權
勢
、

﹁家
長
制
﹂
、
﹁一
言
堂
﹂
、
壟
斷
者
、
特
權
集
團
、
達
官

貴
人
、
專
制
獨
裁
者
，
視
之
為
大
敵
。

原
因
很
簡
單
，
因
為
批
判
思
維
的
最
終
結
果
，
會
剝
去

他
們
身
上
的
畫
皮
，
撬
動
他
們
貪
腐
和
掠
奪
的
根
基
，
最
終

掀
翻
他
們
長
期
享
受
的
﹁人
肉
宴
席
﹂
。
因
此
，
那
些
權
傾

一
方
的
﹁土
皇
帝
﹂
，
最
恨
批
判
性
思
維
。
僵
化
的
體
制
恨
它
，
強
勢
恨
它
，

特
權
恨
它
，
豈
止
是
恨
，
而
是
要
扼
殺
它
。
人
人
都
懂
批
判
性
思
維
對
於
一
個

國
家
和
民
族
的
發
展
十
分
重
要
，
但
真
要
讓
它
在
現
實
中
揚
眉
吐
氣
，
如
魚
得

水
，
恐
怕
要
打
掉
無
數
﹁攔
路
虎
﹂
才
行
，
非
一
場
革
命
式
的
變
革
不
可
。

上了年紀的人，常
能收穫好聽的話，小朋
友會叫你 「爺爺」，大
朋友會稱你為 「老人家
」。白髮是一種包裝，
它有兩重性，能讓你得
到意想不到的尊重，但

也常常令可貴的忠告望而卻步，特別在你犯傻
的時候。

不久前參加同學會，見一向身體硬朗的T
同學像換了個人似的，一副大病過後的模樣。
一問緣由，才知道他正忙着給自己的新房子裝
修。如此情景讓 C 同學生出感想來，他向在
場的同學轉達了梁實秋多年前就提出的人生忠
告：你要想一天不得安寧，就請客；要想一年
不得安寧，就蓋屋；要想一輩子不得安寧，就
去討姨太太。說實話，參加同學會，我最感興
趣的，就是能聽到只有老同學才願意講的大實
話。

有一次，在一塊文學園地裡，讀到一位文
學編輯給文學愛好者講的逆耳之言。他的話有
些 「另類」，所以給人的印象深刻。他不是誇
耀文學如何如何好，而是要別人對文學保持警
惕。他講，找他幫忙的文學愛好者，有男的，
也有女的，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要求各有
不同，有希望幫着看文稿的，有希望他出謀劃
策的，甚至有希望他能幫忙實現一些諸如發表
、出版等目標的。開初，他碰到這些事，常有
飄飄然的感覺，總認為別人是在仰視自己，崇

拜自己，求助自己。可是，當他安靜下來思考的時候，才發現
，這並不是一件好玩而能夠輕率的事情。因為文學是有一定毒
性的。或者說，文學就是一副藥，可以療傷治病，修身養性，
但是，是藥三分毒。

他講了幾件自己親歷的事，說明自己看法的由來，有兩個
故事至今我還記得清楚。

曾經有一位年輕的女孩，痴迷文學，按照其說法，是報紙
讓她和編輯結了緣。她打聽到編輯的電話號碼，頻頻給他打電
話，和他切磋寫作。後來編輯有了異樣的感覺。

有一天，她終於向編輯表達出了愛慕之情，甚至跑很遠的
路去找他，給他送來親手剝了殼的核桃。編輯告訴她說我們兩
人交往僅限於文學，自己已經有了女朋友，並且申明馬上就要
結婚了。可女青年居然引用編輯一篇文章中的話說 「愛要大聲
說出來」，你有女朋友，我不在乎。編輯無奈，只好落荒而逃
。後來女青年居然把電話打進編輯的家裡來，並且還向他的女
朋友（後來的妻子）打電話。編輯非常憤怒，毫不留情地一通
痛斥，事情才算收場。從那一件事情上，編輯第一次感覺到，
文學愛好，居然會有如此大殺傷力！文學危險，注意安全！

另外有一位文學愛好者，大概有着一些曲折的人生經歷，
吞飲過一些人間的委屈和苦悶，於是決心出一本書。他找到編
輯，請他幫忙。編輯認真讀了書稿，以為實在沒有什麼特色，
難得出版。但在作者看來，這本書卻如此重要，以至於他要用
自費的方式出版，便託編輯打聽自費出版的費用。編輯給他諮
詢了，很貴。但作者說他一定要將書出版，越有檔次的出版社
越好，越有影響力的越好，而出版費用，他可以去貸款。天啦
！於是編輯又一次感覺到了文學的瘋狂性。一本書，真的就可
以改變一切嗎？也許可以，但是太難了。編輯以為，與其耗盡
甚至透支財力和精力去出版一本並不會改變什麼的書，倒不如
全心全意做些實際的事情。

這位編輯關於文學具有毒性的說法，雖值得商榷，但他以
親身經歷來告誡文學愛好者千萬別把文學拔得太高，錯把自己
和別人統統當成文學中人，這應當是忠告。

說到文字的細膩和
表達的精確，讓人想到
一例。著名作家孫犁的
散文《荷花淀——白洋
淀紀事之二》，是中國
現代文學廣為人知的散
文之一，在很長時間裡

一直是內地中學課本裡的讀物。在孫犁的筆下
，抗日戰爭的腥風血雨被白洋淀的汪洋大水蕩
滌得淡淡的，寡寡的，如同窮苦人艱難的日子
。日本鬼子來了，日子沒法過下去了，村裡的
小伙子們要到白洋淀裡打日本鬼子。男人們去
了，女人留在村子裡。 「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
絲連」 。審稿的編輯把 「藕斷絲連」 改成了

「牽腸掛肚」 。
但是，孫犁堅持改不得，一改味道就全變

了，快快改回來。編輯認為，改得，寫女人心
事， 「牽腸掛肚」 才是常規。作者說，常規不
常規我不懂，我只知道這裡只能用 「藕斷絲連
」 。據說，出版社方面都認為 「牽腸掛肚」 在
這種語境裡更合適，庇護了編輯。孫犁一貫為
人溫厚，生性散淡，但是這次他表示憤慨，上
書有關方面，要求出版社必須改回來。後來在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洋淀紀事》一書裡
，保留了 「藕斷絲連」 ，無疑是孫犁在這場筆
墨官司中獲勝。

確實， 「牽腸掛肚」 用在女人對丈夫的關
心上，是很貼切，但是它給讀者想像的可能性

就要少得多。作者用了 「藕斷絲連」 來敘述青
年男女的分離，這樣的表達的可能性則要大許
多。人家過得好好的，突然就必須分開了，斷
開了，用 「藕斷」 來形容，既新穎也貼切。兩
口子不得不斷開，可是心思和感情還連着，像
「絲連」 一樣，形象生動。還有， 「藕斷」 還

有 「偶然斷開」 之意，暗含小伙子們突然離去
，只是臨時的，打完仗，很快就會回來。 「絲
連」 則更有蘊意：見過藕斷開的人都知道，那
些絲不只一根，而是許多根，多不勝數。這種
「絲連」 是多極的，多線的，複雜的。再者，
「絲連」 還能諧音 「思念」 。當然，聰明的讀

者，還能從 「藕斷絲連」 中想像出更多的意味
。所以，孫犁堅持的是不可替代的細膩。

今屆倫敦奧運會很有
特色，除了開幕式導演鮑
爾的 「綠色和愜意」之外
，還充滿了 「綠色的醋意
」。不過，把 「英國田園
」變成 「酸葡萄園」的不

是鮑爾，而是英國傳媒。從伊麗莎白二世與 「○○
七」跳下直升機的那一刻，英國傳媒就把槍口對準
了一個個有機會贏得奧運金牌的中國運動員。看看
英傳媒關於中國奧運代表隊的報道，似乎這不是一
場中國運動員與其他國家運動員之間的體育競賽，
而是英傳媒針對中國運動員的一場不對稱的 「拳擊
」。

英傳媒把自己打扮成奧運賽場上的 「無冕警察
」，並先入為主地認定中國隊有作奸犯科的嫌疑。
他們對中國運動員的報道充斥着醋意和惡意。第一
個被他們以 「莫須有」定罪的是葉詩文。當這位十
六歲的中國姑娘刷新世界游泳紀錄，獲得金牌的時
候，英國媒體幾乎都拒絕接受中國人獲勝的事實，
並以為這是抓住中國人作弊的好機會。在藥檢結果
尚未公布之前，他們已急不可待地把葉詩文推上了
被告席。當藥檢證明她的清白之後，英傳媒連平時
掛在嘴邊的 「sorry」也來不及說，又調頭攻擊中國
把運動員 「當成機器一樣訓練」，並酸溜溜地說
： 「即使贏得一千枚金牌都不值得如此代價的訓
練。」

英傳媒在今屆奧運會上也打破了一項 「記錄」
──打破了他們是公平和公正的神話。當英國男子
自行車隊故意摔車，博得重賽而獲得金牌時，英傳
媒只有一面倒的喝彩，但對於中國羽毛球隊的戰術

性消極打法，卻大加鞭撻。當中國十六歲小將把游
泳紀錄縮短六秒時，英傳媒立即提出質疑，嘴巴比
刀子還鋒利，但是當美國十五歲小將把游泳紀錄縮
短十五秒時，英傳媒卻像吃掉了自己的舌頭。當中
國隊奪冠時，英傳媒用《中國運動員是機器零件》
作題目，但當英國隊獲得金牌時，便說 「主要依靠
運動員的勤奮、天才和努力」。英國廣播公司
（BBC）也不得不承認英傳媒的報道 「似乎存在雙
重標準」。

好在英國並非沒有清醒的人。前《泰晤士報》
總編輯詹金斯爵士（Simon Jankins）在《衛報》的
特約專欄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媒體之所以動輒對
中國運動員文誅筆伐，或許是因為英國奧運代表團
這次表現欠佳，而產生 「酸葡萄心理」。當英傳媒
鋪天蓋地聲討中韓羽毛球隊 「造假」時，他站出來
說： 「對中韓運動員的指責有失公允……每個國家
一提到奧運都會把獎牌與國家榮譽聯繫在一起。因
此單單批評中國和韓國人有錦標主義實在虛偽。」
幸好英國隊在後來的賽事上獲得好成績，才使得英
傳媒有正事兒幹。事實上，英傳媒在本國運動員獲
得獎牌時所表現出來的錦標主義和狂熱的民族主義
，比其他國家有過之無不及。

英傳媒的表現讓我想起一段往事。一九九二年
奧運會在巴塞羅那舉行。那時我正在英國留學，本
以為能在電視機旁為中國隊加油，但英國電視台根
本不轉播中國運動員的比賽情況。英國在自行車比
賽的一個項目上獲得了冠軍，從此之後，電視台每
天播放奧運節目的片頭就是那輛自行車在那兒轉來
轉去，而且反過來掉過去地插播、重播，好像奧運
會的比賽項目就是自行車。在電視上，當提到中國

隊的比賽成績時，三言兩語就滑過去了，但當英國
運動員出場或贏獎牌時，就會看到比賽的實況場面
，而且播放的時間長，又是記者採訪，又是觀眾歡
呼，好像國際奧運會是為了單一國家舉辦的。最可
笑的是英國電視台製作的 「獎牌榜」。通常， 「獎
牌榜」是以國家作為排名順序，但英國的這個 「獎
牌榜」很有 「創意」：第一名美國，第二名 「歐洲
」，第三名才是中國。英傳媒的 「智慧」讓人不能
不佩服！

英國人的酸溜溜，我可以理解，但不能理解的
是，香港和內地的一些媒體也在那兒說中國運動員
「機器人」長、 「機器人」短。他們不覺得自己是

重複西方傳媒聲音的 「機器人」嗎？有位北京的記
者因孫楊和葉詩文面對傳媒時不如美國運動員成熟
，便上綱上線說： 「如果運動機器人成為中國運動
員的代名詞，那麼優異的成績究竟會是中國競技體
育的榮耀還是諷刺？」 這位記者大概忘了，孫楊和
葉詩文的專業是游泳，不是 「公關」，他們去倫敦
的目的是參加奧運會，是去與美國人比游泳。這位
記者還忘了，中國人民送他去倫敦是為了給中國隊
加油，不是讓他在金牌裡面挑骨頭。當五星紅旗在
倫敦比賽場上升起來的時候，這位記者不為中國運
動員的優異成績感到榮耀嗎？對於香港和內地這些
「酸葡萄」，我想借用倫敦市長約翰遜的一句話：
「閉嘴！雜音夠多了！這些口水不如用來聲援自己

國家的奧運代表隊！」
在今屆奧運會上，英傳媒堪稱最缺乏奧林匹克

精神。作為東道主，他們不但未盡地主之誼，而且
有失待客之道。他們對本國運動員只讚不彈，對中
國運動員卻百般挖苦，使用 「丟人」、 「無恥」等
極端刻薄的字眼。英國廣播公司也承認： 「英國的
報紙、電視和廣播在英國奧運隊表現不盡人意時，
幾乎成為討伐中國人作弊的輿論戰場。」 現在奧運
會已接近了尾聲， 「葡萄」也該成熟了吧。作為一
個曾在英國留學和工作，對英國存有好印象的中國
人，我希望英國傳媒拿出一點 「紳士風度」，在奧
運會餘下的時間裡，讓中國人和世界各國看到盎格
魯人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具有大國胸懷的
人民。 八月六日於香港

古
代
學
者
對
於
孔
子
的
言
說
，
給
我
留
下
印
象
最
深
的
，
除
了
漢

代
王
充
在
《
論
衡
．
問
孔
》
中
說
的
那
一
番
強
調
﹁難
問
﹂
（
即
﹁問

難
﹂
）
之
合
理
性
的
話
，
就
要
數
明
代
李
贄
的
《
題
孔
子
像
於
芝
佛
院

》
了
。
此
文
雖
是
正
話
反
說
，
意
思
卻
是
明
白
的
：
自
漢
以
來
，
都
把

孔
子
當
做
﹁大
聖
﹂
，
並
非
因
為
真
正
懂
得
孔
子
，
只
是
﹁從
眾
﹂
心

理
使
然
︱
︱
﹁萬
口
一
詞
﹂
，
大
家
都
這
麼
說
；
﹁千
年
一
律
﹂
，
歷

來
都
這
麼
說
。
因
此
失
去
了
自
己
耳
目
之
功
能
。
文
章
最
後
說
：
﹁余

何
人
也
，
敢
謂
有
目
？
亦
從
眾
耳
。
既
從
眾
而
聖
之
，
亦
從
眾
而
事
之

，
是
故
吾
從
眾
事
孔
子
於
芝
佛
之
院
。
﹂
李
贄
說
的
是
史
上
﹁尊
孔
﹂

的
最
大
弊
端
，
大
多
數
﹁尊
孔
﹂
者
只
是
﹁從
眾
﹂
而
已
，
並
不
真
正

識
孔
，
不
但
具
有
極
大
的
盲
目
性
，
也
不
排
斥
對
於
歷
代
權
勢
者
之
正

統
觀
念
帶
有
極
大
功
利
性
的
迎
合
，
他
們
在
幫
助
權
勢
者
們
將
孔
子
抬

到
嚇
人
的
高
度
的
同
時
，
也
與
權
勢
者
們
一
起
，
將
孔

子
帶
入
了
絕
境
。

上
個
世
紀
的
前
期
與
後
期
，
都
有
過
批
孔
的
浪
潮

。
兩
次
批
孔
，
性
質
迥
異
，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五
四
時

期
的
批
孔
，
乃
是
對
於
兩
千
餘
年
來
在
權
勢
者
們
操
控

下
盲
目
尊
孔
的
一
種
反
動
。
這
種
批
孔
，
其
實
是
以
識

孔
作
為
基
石
的
，
在
批
之
中
，
雖
有
偏
激
之
詞
，
卻
也

不
乏
真
知
灼
見
。
例
如
，
在
魯
迅
眼
中
就
有
兩
個
孔
子

，
一
個
是
權
勢
者
們
捧
起
來
的
孔
子
，
一
個
則
是
有
血

有
肉
也
有
七
情
六
欲
的
原
生
態
的
孔
子
。
他
批
的
主
要

是
那
個
被
權
勢
者
們
捧
起
來
的
孔
子
，
對
於
原
生
態
的

孔
子
，
並
不
全
盤
否
定
一
概
排
斥
，
對
其
思
想
資
源
還

有
所
汲
取
。

批
林
批
孔
時
的
批
孔
卻
與

此
全
然
不
同
，
參
加
這
場
與
批

林
連
在
一
起
的
批
孔
運
動
的
人

，
沒
有
幾
個
真
正
識
孔
，
甚
至

沒
有
幾
個
抱
有
真
正
識
孔
的
意

願
，
大
多
都
是
奉
命
批
孔
，
從

眾
批
孔
，
套
用
李
贄
的
話
，
叫

做
﹁既
從
眾
而
批
之
，
亦
從
眾
而
妖
之
﹂
，
這
種
﹁批

孔
﹂
與
﹁獨
尊
儒
術
﹂
之
﹁尊
孔
﹂
似
乎
水
火
不
容
，

在
思
想
方
法
上
，
卻
是
異
曲
同
工
，
殊
途
同
歸
。
例
如

，
無
論
是
王
充
，
還
是
李
贄
，
以
及
荀
子
、
王
安
石
、

直
至
章
太
炎
，
在
批
林
批
孔
評
法
批
儒
時
都
被
戴
上
了

與
孔
子
以
及
儒
家
對
立
的
﹁法
家
﹂
之
桂
冠
。
恰
恰
從

另
一
角
度
體
現
了
當
時
人
們
對
孔
子
及
其
儒
學
缺
乏
最

起
碼
的
認
識
。

既
往
之
得
失
應
當
使
人
明
白
，
﹁尊
孔
﹂
也
好
，

﹁批
孔
﹂
也
罷
，
都
得
立
足
於
﹁識
孔
﹂
。
只
有
弄
懂

孔
子
及
其
儒
學
到
底
是
怎
麼
回
事
，
方
能
尊
其
之
所
當

尊
，
批
其
之
所
當
批
。
孔
子
作
為
歷
史
文
化
名
人
，
有
其
人
格
魅
力
，

也
有
其
人
性
弱
點
；
孔
子
對
中
國
兩
千
多
年
歷
史
之
影
響
，
也
有
其
正

負
之
分
。
所
以
，
對
於
孔
子
及
其
儒
學
，
將
它
抬
到
九
天
之
上
，
將
它

貶
得
一
錢
不
值
，
都
是
不
可
取
的
。

如
今
的
﹁國
學
熱
﹂
，
其
核
心
乃
是
孔
子
熱
。
祭
孔
規
格
不
斷
升

級
，
尊
孔
調
門
日
見
高
漲
，
不
但
有
人
提
出
中
國
必
須
﹁回
到
儒
家
去

﹂
，
而
且
也
有
人
說
，
中
國
今
後
二
千
五
百
年
的
思
想
學
術
、
文
化
創

新
，
也
得
在
孔
子
傳
授
的
﹁六
經
﹂
指
導
下
進
行
。
如
此
﹁尊
孔
﹂
，

竊
以
為
並
不
可
取
。
﹁歷
史
真
像
古
老
自
鳴
鐘
的
單
擺
，
向
左
擺
過
去

多
少
度
，
向
右
也
得
回
擺
多
少
度
﹂
，
這
話
就
是
多
年
之
前
，
我
在

《
公
祭
孔
子
的
新
聞
解
讀
》
一
文
中
說
的
。
在
此
，
我
想
再
說
一
句
：

胸
無
定
識
，
方
才
容
易
左
右
搖
舞
，
好
走
極
端
。

哀􀎠批判性思維􀎡劉吉同

忠
告

言
止
善

酸溜溜的倫敦奧運會
方 元

不
可
替
代
的
細
膩

真

如

尊孔．批孔．識孔 宋志堅

位於廣東惠州博羅
縣的羅浮山，是中國道
教名山。廣東惠州博羅
縣縣長江菊蓮近日表示
，該縣已啟動道家名山
羅浮山的葛洪文化申遺
工作，羅浮山目前已成

為珠三角地區的旅遊熱點，資料顯示，去年有
逾七萬港澳信眾和遊客到黃大仙祖庭所在地羅
浮山參拜及遊覽。

羅浮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
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擁有九觀十八寺二十
八庵，四百三十二座大小峰巒，九百八十多處
飛瀑流泉，七十二個石洞山房。羅浮山得名頗
為傳奇，相傳古時只有羅山，後浮山從東海浮
來，以鐵橋峰與羅山相連。早在一千六百多年
前，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葛
洪就曾在羅浮山上煉丹修道，而在香港廣為人
知的黃大仙，則是葛洪的弟子，亦在羅浮山得
道。鮑姑、呂洞賓、何仙姑、鐵拐李等神仙都
曾在羅浮山留過勝跡。羅浮山道教文化深厚，
流傳着眾多道教故事。

在羅浮山，葛洪完成了採藥治病、煉丹、
著書這人生三件大事。相傳葛洪年輕時以博學
聞名，文韜武略兼備，曾在朝廷任職將軍，然
而他不好高官厚祿，獨好神仙導養之法，四十
八歲時與其妻鮑姑隱居羅浮山中，建起茅庵，
採集草藥，著書立說，煉丹修道，濟世救人，
深受羅浮山一帶民眾愛戴，他在山上總結煉丹
經驗，撰寫的《抱朴子．內篇》，確定了中國
的神仙理論體系，同時也豐富了道教的思想內
容。葛洪羽化登仙的故事充滿神話色彩。一天
，葛洪稱他將要到很遠的地方尋找師父，及後

，他沐浴熏香，衣冠整潔走出庵門，手持寶劍，口誦經文，
登仙而去，百姓得知葛洪仙逝，紛紛到來悼念，只見葛洪遺
留的道袍，霎時化成碎片，變成許多大大小小色彩斑斕的蝴
蝶盤旋而起，聚於一個天然石洞中，這便是現時羅浮山上的
景點 「蝴蝶洞」。

由葛洪創建的沖虛觀、黃龍觀、九天觀、酥醪觀等道觀
，均是現時羅浮山上的名勝，當中的沖虛觀，為香港黃大仙
的祖庭。傳說黃大仙曾跟隨葛洪在羅浮山修道，葛洪仙逝後
，黃大仙服用了葛洪留給他的仙丹，但因功力不足，未能升
天，而成了一個長生不老的 「地仙」，逍遙人間，救苦救難
。如今， 「有求必應黃大仙」一說被廣為傳頌，黃大仙祠更
遍布嶺南地區和東南亞各地。

據說，一九二五年，蔣介石曾到羅浮山休息和拜神，他
到了酥醪觀，跟該觀道長談了一整晚，最後抽了一支籤，道
長解道 「勝不離川，敗不離台。」蔣介石希望道長能具體解
釋，道長只說： 「天機不可泄露。」現在看來，籤文意思很
明白。

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青松觀道長侯寶桓在羅浮山投資
重建了黃龍觀，傳說黃龍觀舉行開光慶典時，天邊有兩條帶
狀白雲，宛如游龍在天邊飛舞，約十分鐘才隱隱散去，成千
來賓嘖嘖稱奇。侯寶桓道長栽培了二十多位道人，至今堅守
黃龍觀，傳播道教文化。黃龍觀一直以來香火鼎盛。

羅浮山空氣清新，道教養生文化歷史悠久，居民長壽者
眾多。今年六月羅浮山管委會統計發現，羅浮山地區八十歲
以上的長壽人口多達二千八百九十三人，其中百歲老人有十
四名，長壽老人比例遠遠超過聯合國 「長壽之鄉」的標準。

黃
大
仙
祖
庭
羅
浮
山

行

平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醉醉書書
亭亭

自自
由由談談大

部
分
作
家
辭
典
和
文
學
辭
典
都
把
黃
崖
（
一
九
三

二
至
一
九
九
二
）
歸
納
為
馬
來
西
亞
小
說
家
，
並
說
他
一

九
五
○
年
代
末
到
馬
來
西
亞
任
文
藝
雜
誌
《
蕉
風
》
的
編

輯
，
其
後
主
編
《
學
生
週
報
》
，
主
持
新
綠
出
版
社
及

《
星
報
》
，
指
導
並
扶
掖
年
輕
人
編
《
新
潮
》
、
《
荒
原

》
、
《
海
天
》
等
文
學
刊
物
，
為
當
地
文
化
事
業
作
出
貢

獻
…
…
其
實
，
黃
崖
早
在
一
九
五
○
年
代
初
，
已
在
香
港

加
入
友
聯
出
版
社
，
任
《
大
學
生
活
》
和
《
中
國
學
生
週
報
》
要
職
，
並
開
展

其
創
作
生
涯
，
赴
馬
來
西
亞
前
，
已
出
版
過
小
說
集
多
種
。
即
使
後
來
離
開
了

香
港
，
他
的
小
說
仍
多
由
香
港
高
原
出
版
社
出
版
，
把
他
稱
為
﹁香
港
作
家
﹂

一
點
也
不
為
過
。

黃
崖
在
香
港
出
版
的
小
說
超
過
十
種
，
有
趣
的
是
坊
間
卻
甚
少
見
。
我
有

幸
在
舊
書
拍
賣
會
上
搶
得
的
這
冊
《
草
原
的
春
天
》
（
香
港
友
聯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七
）
，
全
書
約
九
萬
字
，
收
《
籬
》
、
《
秋
葉
》
、
《
懦
夫
》
、
《
殺
人

犯
》
、
《
鳳
凰
崗
》
、
《
狂
風
暴
雨
》
等
八
個
短
篇
，
是
他
的
第
二
本
小
說
集

。
作
為
書
名
的
《
草
原
的
春
天
》
，
是
書
中
較
長
的
一
篇
，
作
者
用
兩
萬
多
字

寫
蒙
古
漠
南
兩
個
世
仇
民
族
，
因
愛
情
而
得
以
和
解
的
故
事
。
黃
崖
特
別
愛
此

篇
用
作
書
名
，
不
過
，
我
則
覺
得
它
太
﹁羅
密
歐
與
朱
麗
葉
﹂
了
。
同
樣
寫
愛

情
，
《
懦
夫
》
中
的
女
主
人
翁
，
因
誤
會
而
墮
愛
河
，
最
後
自
盡
，
執
著
的
典

型
性
格
和
《
蝙
蝠
》
中
在
現
實
社
會
上
不
擇
手
段
混
飯
吃
的
陳
博
士
，
都
刻
畫

得
較
深
入
。 香

港
作
家
黃
崖

許
定
銘

流流動動
空間空間

倫
敦
白
廳
前
的
皇
家
衛
兵

方

元
圖


